
职场漫画

身为医生，总得直面那些意外，遍尝

世间冷暖。

和孩子们在一起，总是很快活。

邴哲（警察）

重武轻文

我是警察

汤小圆（高中教师）

炎热的夏天

80后老师

中国的事情让人不可思议， 一方面，全

国大学生一年所浪费的粮食，总值高达24亿

元，而另一方面，太有钱又太有闲的广州师

奶们为了能吃上大概可以“成仙“的好米，不

辞劳苦钻往阳山、连山、珠海，乃至香港，论

“克”搜购……

叶师奶到连山旅游期间，到处打探哪个

旮旯有靓米卖。 回程时，别人带的是山货，只

有她气喘吁吁扛着30斤米。 一路上，她喋喋

不休介绍：“这是等级很高的有机米，生产全

过程不使用农药、化肥，而是应用现代生态

学的基因控制技术，所以亩产很低，售价不

菲———散装每斤8元！ 它饭香浓郁、 甘甜软

滑、风味极佳，我家长期食用这种米……“尽

管叶师奶说不出这种米的名称， 但那口吻，

整一个“米博士”架式。

张师奶的宝贝儿子在珠海读书，每逢周

末，她便驱车到那边接子。 舔犊之际，她居然

眼金金发现有靓米闪光！ 据说，这是某种珍

稀有机米，在不知何处山区培植而专程运至

珠海，作精加工云云。 每周，她总会到那家唯

一的专卖店买些少回广州， 散装的自己吃，

盒装的作为礼品送给有必要送的人。

王师奶则有瘾到香港买日本靓米，500克

要20多元。 她说，家人吃米讲究，吃惯了日本

货，其他国家出产的都不沾嘴。 我觉得这般

说法未免“晒命“，笑她，别人到香港买意大利

时装、买韩国名牌丝巾，你却买米！ 她洋洋自

得：“家人吃米不多， 就当给他们买特色点心

吧！ ”

在品米方面属于“大师级“的师奶还知

道， 含硒的有机米最矜贵，500克卖到300元，

每次做饭，只放一小撮，如同“药引”……

但我知道一段历史记忆———上一辈人

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三年困难时期“，不管用

什么米煮成的饭， 只要有点滴猪油和着盐水

捞拌，一个人可以风卷残云地吃上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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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两周去了四川， 当然不是去灾区一日

游的， 而是应朋友之邀来这里的某个学校充

当两星期的老师。 教师本是很神圣的职业，我

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本没有资格去。 可是朋友

说那里因为受灾之后，教师奇缺，就算不好，

能带着孩子有事干，教一些有用的东西，也都

算贡献了。 再三确认自己应该不会误人子弟

之后，我才去了。

到了之后，才发现比我想象之中忙得多，

因为地震的关系，许多学校合并到了一起，班

级很大， 也很多。 每天平均下来有有三四节

课，因为主科有正式老师教了，我们就给他们

上点儿兴趣课，读书课什么的。 上课是很累的

活儿，每个班都有六十来个学生，上一节课下

来嗓子就全部哑了，汗水也湿透了衣服。 但比

起在学校里所受的待遇，这点累，这点苦就完

全不算什么了。

因为学生们都管我叫“林老”而不是我平

时惯常听见的“老林”。

熟悉我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一般来说，像

我这样的小商贩都是与老工人，老农民，老大

爷一起被称为“老某”。 而“某老”则是离退休

老干部、老专家、老名流、老权威、老将军等大

人物的专用词。

我本以为我这一辈子都将是“老林”，而

灾区的孩子们一声声的“林老” 让我受宠若

惊。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的时候，我耳朵竖

的老高，怀疑自己听错了。 到后来，发现几乎

所有的孩子在下课之后都是这么叫我， 而且

还都有点儿毕恭毕敬，我再听到这句“林老”

的时候也不由的腆起肚子，微笑，摆手，做出

一副“林老”的样子。

虽然到了最后，明白“某老”不过是“某老

师” 的简称。 至于是方言还是为了节省一个

字，就不得而知了。 但我还是实实在在的过了

两周“林老”瘾。

林以宁（客栈老板）

是老林不是林老

香格里拉

在这里，除了晒太阳发呆闲扯，还能干什么呢？

重武轻文，这是一个传统。 当然，现在

要好多了。 说起这个，头一件映入我脑海

的是这件事。

那一年，某领导大刀阔斧地开展精简

机构工作， 大力压缩机关冗员以充实基

层。 他一家家单位跑，一家家了解和座谈。

到某单位后，人家介绍这单位有个厉害角

色。 说是画国画十分了得，尤其擅驴，声名

远播。该领导一下就恼了，拍了桌子。我要

的是能办案能捉贼的干将，画驴算怎么回

事，拿掉，坚决拿掉。 于是，画驴的那个，改

换门庭，充实到一线火热生活中。 至于画

艺是否因火热生活而精进，不得而知。

刚当警察那会儿，也在办公室看点厚

本的文艺书。 老同志走进来，很不屑地夺

过去，刷刷就是若干页。 丢了书，伸出铁拳

铮铮道，看这个有甚用？ 破案还是要靠这

个。青筋饱绽。那时候的领导，大会小会地

讲话，错别字常见，甚至影响到下面，也是

一口类似切口的奇怪语言，非常深奥。 一

大帮人聚起来，搞点酒喝，往往一夜也谈

不清楚一个问题，对第二天的工作都有影

响。

前几年换了个领导，风气一时为之一

新。大家聊天时，成语使用越来越多。领导

会拉二胡，会在大纸上拿毛笔写，据说也

能吹吹萧。 有一阵子一到中午，大家刚进

入午睡美好境界，楼道里就幽幽二胡。 起

先是伊伊呀呀调弦， 继而进入正规演奏。

奏也行，《十五的月亮》 并不那么影响睡

眠，但如此喜闻乐见的东西，最起码搞完

一个乐段吧。 不，就在你随之渐进高潮时，

二胡声忽然转入《骏马奔驰保边疆》。 马作

的卢飞快的感觉刚出来， 这二胡又嘎一

声，略休止了几小结，直接跳至《二泉映

月》。

这些天，海口很是炎热。

孩子们陆续在填报志愿中，每天应接

的短信留言许许多多。 询问学校和专业，

派遣伤心，分享快乐。 虽然我并不是班主

任，但我也尽我所能，所知，给予他们。 最

叫我欣慰的是，许多考得高分的孩子纷纷

对我说，谢谢老师。 而那些考得不尽如人

意的孩子，却说老师对不起。

真是感动。 考试成绩，本不全由个人

决定，太多的客观因素。 却叫一个孩子承

受，亦是不易。

那个可爱的女孩子，发挥失常，有些

遗憾。 她问我，老师，如果去了不好的大

学，会不会学不到什么。 我说，事在人为，

一个优秀的人无论在什么学校， 只要努

力，尽力，全力，都会保持优秀。 她点点头，

老师，就像你一样，我一直以你为榜样和

目标。

那个可爱的男孩子，毕业前留了盒糖

果在我办公桌上，特别叮嘱我吃掉。 我忙

碌起来，竟然忘记了还有一盒糖果。 后来，

由于网线问题，我临时换了张办公桌。 前

天，在办公桌上看见了那盒糖果，漂亮的

包装。 我边吃着糖果，心里边笑着想到是

男孩子的行为。 他一定是在提醒我，记得

吃掉他送给我的糖果。

再后来，在 Q 上遇见他，我问，他笑，

是呀是呀，我就是要告诉你，送给你的糖

果一定要吃哦，很好吃的。

教这样的学生，从来都不够。

下午上完课，碰见几个 10 班的男生，

回校查看成绩。 笑笑嚷嚷，喊着给我起的

外号，围着我，说着无边的笑话，一如从

前，温暖和煦。

忽然想起 Q 上留言。 老师，上了大学

后能不能不喊你做老师了？ 我想和你做朋

友，就是那种很好的朋友。

心里暖暖的。

半夜是人最疲劳、警惕性最低下的时候，

很多意外就发生在这个时刻。

这一次遇见的是烫伤， 电话里传来很大

的噪音干扰听不真切， 而电话里的那个声音

听起来也察觉不到丝毫的焦虑。

或许又是在家里被开水瓶烫伤了吧，满

不在乎的想想。那时才考过国家执照，自信心

正处于爆棚的阶段， 遇见什么病人都喜欢口

若悬河的对他讲上一段。

结果救护车越开越偏凉， 到了市郊的一

个厂房，是专门生产乙炔电石的。 来了2个厂

矿领导来接待我， 我问病人呢？ 他们说在里

面，要我自己去看。穿过一片充斥着燥热粉尘

的车间，才看见这个所谓的“烫伤”病人。

这哪里是普通的烫伤！头发全被烧焦，仅

残留几小快卷曲的团快黏附在头皮上； 眼睑

肿胀，所幸目尚能见物；从头到脚不见一片完

好的衣服， 仅在会阴部可看出原来衣服的样

式，应该是一件棉衣；皮肤被烫得通红，表皮

呈大块状溃烂，稍有动弹就整块整块的剥脱，

露出一簇簇丛集水疱。

一靠近他，就传来阵阵石灰水的气息，原

来是三班连转、疲劳作业，被烧开的石灰水浇

了个透湿。

我问他：“你……还能走路吗？ ”

他颤颤巍巍地回答：“还……可以……”

于是我叫人拎来两桶冷水， 浇在他身上

暂时缓解胶质化，冲洗掉破溃的表皮、衣服，

领着他上了救护车。

他的领导冲我不满地喊到：“为什么不用

担架抬？ 他还能走路吗？ ”

“如果他就这样未经过处理躺在担架上，

那我保证他下车的时候双腿后背将没有一快

完好的皮肤———都黏在铝合金担架上了！ ”

上车后， 匆忙用凡士林纱布给他垫出一

块坐的地方。

“坐好了没有？ ”

“好了……”

这个病人的烧伤， 实为我从医以来所见

最严重者，烧伤面积在90%以上，且绝大部份

均属于深二、浅三度。

电话回报医院，要他们提前做好准备，电

话那头传来不可思议的质问：“重症复合烫

伤？ 你确定？ ”

(

下周待续

)

郭婉华（专栏作家）

富贵师奶寻靓米

沧海一声笑

看名利场百态，写世情故事。

陈阵（医生）

重症烫伤

医手写医心

(上)

关于警察的那些事儿。


